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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母山莊的神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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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許多人說，何必去朝聖，非得去朝聖才看到天主？看到聖母？天主無所不在！聖母隨時親臨。話說的一點不錯，然而你感覺到祂在你身邊了嗎？現在生活常是忙碌緊張，日常時間表排得滿滿的，能夠一切順利進行不出差錯，便覺功德圓滿，有時連休閒假日都得刻意為一家團聚煞費周章。對我們職業婦女而言，有多久不曾心懷餘裕攬鏡自照了？常常是在時間表的夾縫中迅捷地將自己的臉抹上粉紅黛綠武裝起來，以給自己一點青春的自信。而有心人對內心的靜觀自省灑掃滌淨，也只有利用所有零碎的時間，包括終於將自己擲在床上，小得可憐的夜眠之前，或由於疲倦過度以致失眠的時刻。我們呼求天主最多的時候，常是事情出了岔子，以致時間表無法按照常軌運作，或家中大小生病的時刻，其餘的時間，便只好請求天主諒解了。雖然如此，我們還是愛天主、愛聖母的啊！只是，就這樣將天主、聖母冷淡了。


我的么女兒與姊姊們年齡相去甚遠，所以黏我黏得厲害，她最常喊的話是：「媽媽你在那裏？」只要眼前一不見我，她便滿屋驚惶尋找，換回我的當然是出聲喚她，將她緊緊摟住，給她一個親吻，而她也總是如此貪婪，日日夜夜一再的重複，換我更多愛的表示。我煩了嗎？她恰恰是我最憐愛的小么女。然則我們有多久不曾這般呼求「聖母媽媽妳在那裏」，然後將自己無限眷戀的投入她慈愛的懷抱裏，做她堪憐的么女了？

五嶽尋仙不辭遠。是的，在生活中不是找不著天主，而是太忙碌了，讓我們無法專心向主，全心全靈膩在天主懷裏沐浴主恩。所以認真給自己挪出三天去朝聖，也許是最好的辦法。當然我們隨時可以在家「向耶穌作內心的旅行」，但是遠離自己工作的地點，暫卸自己世俗的責任，可以幫助自己更加心無旁鶩。何況我們這群人為了這趟難得的朝聖之旅同心同德同作九日敬禮，朝聖途中全車人又不斷共同唸經祈禱，諸聖相通功，天主一定很喜歡我們這樣熱切渴盼「尋尋覓覓」的心，難怪在聖母山莊朝聖所得的恩寵也特別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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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許多人從聖母山莊朝聖回來，他們敘述耶穌苦像的足背釘孔處如何在眾目睽睽下湧出水來，形容飲用該水的人如何治癒了沉疴。他敘述七老八十的人如何攀山越嶺走畢標高八百多公尺的山路全程，還能將崖邊峭壁的十四處苦路全數跪畢，事後歸家又能了無疲憊有如神助。有人形容在山霧裊繞中日月霎時同現，有如斗大紅盆。有人看到太陽在空中歡踊舞蹈……這種種對「神蹟」指證歷歷的見證真是強烈的吸引我，恨不能插翅即去，親身經歷。可是談何容易？家，枷，身為老師雖有寒暑假，但是一去三天，當時丈夫仍非教友，三個孩子，大的要上學補習，小的仍要餵奶黏人，我走得開嗎？


可是這就是「神蹟」－七十六年九月，一從我真的發心，在祈禱中對聖母「認真」抱怨「難道我真沒資格上山朝聖嗎？何以阻礙重重」開始，便如有人手持利斧披荊斬棘般，許多障礙自動迎刃而解，不由得我沐著溫涼的秋風興冲冲趕在最後一天前去報告。（「神」的是，日子正趕著大學開學，原想心一橫，請假吧！結果學生先來商量調課，我一節課也沒「曠」。）主教座堂的三位神父看到我百忙偷空固表驚奇，卻異口同聲告訴我；這就是聖母點了名叫你去呢！哦！原來如此。

原來這一切果真全在聖母的計劃中；這是直到我朝聖回來才豁然貫通的道理。在上山途中，由於自忖體弱多病，畏懼落單，便一心只求自保，努力向前。路遇一位姊妹，她雖比我年輕，卻步履維艱不勝負荷，我不敢施援，怕她成為我甩不脫的沈重負擔。後來卻看到一位祖母級的姊妹，慷慨的接過她的包袱，又復前拉後推的一路助她，然後才獲知她心臟開過刀，此行竟還是為她年邁的雙親，特別是中風癱瘓的父親求恩典來的。我終竟放下猶疑，以慚愧的心「勇敢的」接下她的包袱，這時赫然發現，這負擔於我竟然是了無添累。聖母竟這樣教訓了我；當我出於愛，向別人伸出援手時，是不必這樣瞻前顧後的，因為主永遠是我們最好的後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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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山前，幾個颱風才過，拜苦路一開始，又復風雨交加。眾人將所帶冬衣盡穿身上，不足之餘，還將山難小屋中前人留下的厚衣悉數瓜分，外罩雨蓬；仍學寒風氣侵人。人手一隻竹棍，在逼仄的石階上頂著強風，時跪時起，口誦基督苦路禱文及哀歌，相依拾級而上。但見我前頭的姊妹已手腳發軟，改以爬行。她的雙手明顯顫抖，以致她在我上頭挪移的速度十分緩慢，阻住後隊行進之勢。由於上山時聖母給的教訓，我不顧自己已氣喘力拙，立即將竹棍丟開，一級一級幫忙抱抬她的身體，讓她輕鬆一點；我們居然合作無間。由於她始終勉強匍匐挪前，加上周身由頭到腳密裏雨蓬，所以我只能望見她那卑屈受苦的身姿，若非出手相助，連她是男是女都分不清。即因如此，她更神似在加爾瓦略山為罪人凌辱背負十架的耶穌，而我是西滿，何其有幸，接過了我主的十字架。正當我為自己困蹇中仍能助人而自信自得時，有一老漢早已超越大隊，遙立在岰口，向我們大聲宣稱彼處勁風的危險。他上著單依，下著短褲，手執大傘，挺立在高處，形象十分怪異，但他的表情絕非精神異常者。（後來才知他非本團成員，家住台北，有空即上山幫助照顧朝聖者，他的裝束是刻意做克苦的）雖有他之警告，但當我扶持身邊姊妹朝該處步步行去時，仍感到右方一股綿綿不斷的強勁風勢開始一波一波襲來，即使我倆互偎互靠，也自覺此身輕如落葉，有隨風捲去之虞。當我倆倉皇頂風奔至他方才屹立之處，風勢更強，加上彼處崖峭路窄，不容二人同行，我只好將她放開，改以單手牽引。這時連我都雙腿發軟，全身彎傾近地，恨不改以匍匐之姿，貼地爬去；最好渾身再生出無數吸盤。正當我徬徨無助時，只見方才那老漢已經四肢朝下跪伏在這段危崖左邊斜壁的草叢中，我們年已六旬可敬的蕭神父也以同一姿勢跪於他前，二人直直將自己化為兩座路墩石柱，以便我們一旦為風吹翻時，他們的身軀可擋住我們下滾之勢，也可以說，屆時他們可替我們做墊底的蒲團，以便萬一我們下跌谷底時，不至摔得太痛……與這同時，另一個強壯弟兄厚實的手臂適時自前方伸來，穩穩的掌住我飄搖的身軀，平安的牽我度過這考驗的風口，登達彼岸。

一當站立在安全石壁邊，我回顧共患難的同伴，也才有餘情將眼光流轉向山凹處風源所在，但見我峰獨高而群山低矮，延展至遙遠天邊，一浪一浪的山巒側走之姿，柔婉如沙上風浪，峻偉中見秀美。一襲襲風雨帶來一抹抹雲飛煙嵐，正如女神踏浪而來翻掀的裙裾輕紗。此處如許高潔輕靈，霎那間我似了悟聖母何以鍾情此地顯靈世俗，心念及此，行是緊張後之鬆弛，我竟淚如泉湧，哽咽難抑，事後才知聖神降臨也常如此感應。我乃知聖母又藉機教示了我：只要在主內，出於愛，儘管放手去做，即使有未逮也不至半途而廢，格林多前書中聖保祿說：「我們眾人……都因一個聖神受了洗，成為一個身體，又都為一個聖神所滋潤……天主這樣配置了身體，對那缺欠的，賜以加倍的尊貴，免得在身體發生分裂，反使各肢體彼此互相關照。若是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；若是一個肢體蒙受尊榮，所有的肢體都一同歡樂。」－我體會了以基督為頭的體內，我們都是祂的肢體，一同為祂所愛，同享平安和喜樂。

後來這位姊妹下山時竟至完全癱瘓，全隊老少輪流扛抬，或為她祈禱，產業道路處，費盡唇舌說服了一位騎機車的工作載她下山。歸途遊覽車上，有姊妹輪流為她抹松節油按摩，西螺休息站，照歸她在車上小解……看得出這位姊妹內心十分著急，因為她上山時還好好的，她原先只是有些懼高而已。我也一路思索，這趟朝聖之旅一切圓滿，除了這突發事件。如果此後她不能走路，那麼朝聖求恩的意義為何？然而我把這個疑惑默存心中，直到兩週後，偶然在彌撒的人群中望見她或站或跪完全如常時，我終於釋然貫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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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這就是神蹟展現的一種方式，神蹟未必全以直接呈露的方式表現，令你一目了然，或如雷霆霹靂，霎那令你目瞪口呆。神蹟常以默啟的方式，要你事後仔細回味；要以心靈之眼認真探索，將一切蛛絲馬跡串聯起來，才知一切信非偶然，乃皆出自天主的計劃。譬如這趟朝聖之旅，我忽然醒悟原來天主是劇場老板，聖母是導演，我們是她這齣「朝聖」或「天路歷程」戲中的演員。這段路（這齣戲），不管是與誰同行，什麼樣的天氣、際遇，發生什麼事情，全都事非湊巧，而是各有職司，彼此正好串成一個有機體，是要讓我們集體參與一場在主內「愛的饗宴」的演出，落實的體會一番「在他人身上見到基督，讓自己肖似基督」的生活。天主在無始之始就愛了我們，自我們出生，以至走完一生，都在天主愛的計劃之列，只是平日我們渾渾噩噩，不甚了然直到經歷這趟朝聖之旅，讓聖母親自醍醐灌頂之後，才有能力洞燭「機後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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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了這趟聖母山莊，使我對「神蹟」由浮面有限直接呈露式的了解，提昇到深深認知其間無限的可能性，使我的人生天空霎那陰霾一掃而碧空如洗，展現開闊自由的喜樂境界。可以這樣說，經由這番歷程，使我重新堅強我對天主的信望愛，因而時刻都能感受到即使隱藏在柴、米、油、鹽日常瑣務中，「神蹟」也無處無時不在的奧妙。因為，我「似乎掌握」了如何去聆聽天主對我講話的方式，這是多麼奇妙的事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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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願意再舉一些例子作為見證。上山之前，我原有一隱疾，是懷老么坐下來的，已經困擾我三年，既不能負重也不能立久，導致行動十分不便，遑論出門做三日之旅。因此我的朝聖目的之一原就是；祈求聖母治癒我身心的病苦。我將一切寄望在山莊上，聖母或許會如聖經中耶穌對癱子般說一聲：起來，你已痊癒了。殊不知聖母早已以她特有的方式向天主轉求幫助了我。

為了此疾，我多次遠赴台北尋求名醫，都無實效，一再重患。出發前一周，正是九日敬禮期中，偶然有人告訴我台南醫院王醫師對此疾頗有研究，我姑往一試。山上三天，雖然心懷忐忑，事實上此疾是被控制住了，於我秋毫無患。下山後，我繼續與王醫師合作，治療了幾次，至今一年，可說已無大礙，只剩自己好好保養的工夫。我已被治癒！這是在下山後許久，發現病癥，不知何時早已消聲匿跡後，回憶前因後果，方才悟出來的。


此外我的先生吳興昌，與我結婚十七年，在我九月朝聖時仍非教友，我原不敢奢望他能有大轉變，山莊上只祈聖母助他早日領洗，誰知他聖誕夜真的就歸依吾主了，而且領洗後恩寵滿溢，如今他常在積極進修與主偕行中，一切生活都以光顯主榮為依歸，是否虔誠我不敢說：這一切只有天主判斷，但起碼我這幾十年的老教友有了帶領作用，平靜無波的信仰生活也有了波瀾壯闊的改變。而今我家或可謂為「聖化家庭」，這個大轉變豈人力所能倖致？這不是神蹟是什麼？


對我而言，過去由於不知體察神蹟之法，以致領洗幾十年來常沐主恩而習焉不察，不知讚美，不知祈求：甚至不知如何祈禱，致使自己成為一個信仰生活平淡的教友。如今也許由於掌握了「上體天心」之鑰，乃知時時感謝讚美上主，也由於發現大有收穫，而知如何向天主聖父祈求恩寵，耶穌說：「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麼，祂必賜給你們。直到現在，你們沒有因我的名求什麼：求罷！必會得好，好使你們的喜樂得到圓滿。」，所以許多可貴的宗教體驗，例如來自天主聖神的心靈熱火，全心依靠上主產生的喜樂，神視……等，便時有領受。聖母山莊朝聖之行不啻一場「天路歷程」，讓我神思敏銳，向天主完全開放自己，終能時時發現自己原是恩寵滿溢，真是神恩的大躍進。因此後來二度朝聖，天主便不但隱形的，就連顯形的神蹟也都讓我看到了。感謝天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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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有一件事非常重要，正如王文興老師所說：「一切宗教經驗都是剎那短暫，不可能長遠，像美感經驗一樣。若要長遠，你須一次又一次，不斷的追尋」，證知許多教友一次又一次的前去朝聖（有的去了幾十次），乃因萬丈千紅塵會一再污染我們已滌淨的心靈，所以使須不斷的再予潔淨。當然，不一定非得去攀爬聖母山莊，就在日常生活中，只要你以朝聖的心，刻意認真去追尋、去充電－祈禱、唸經、悔改、補贖－同樣的也是在走天路歷程。否則電瓶總有用盡之時，寵佑自然也會轉向，能不慎哉！

可是，我以為外在有形的朝聖仍是獲得寵佑的一個捷徑，因為在真正放下一切俗務，全心全意追求主恩，加上朝聖團體同心同德彼此共融、互相激勵、彼此扶持之下，「諸聖相通功」，所得的功果必然會比單人獨修更具效力的。


何其幸運，我們有聖母山莊。


希望人人都有朝聖的企盼，更切望大家都能真正地走一趟苦路，藉以常顯主榮！常沐主恩！
